
湘西雪峰山会战。兰封会战、万家岭大捷、上高大捷、常德保卫战，以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该师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中每一个阶段的每一场意义重大的战役：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

师 抗日战争中有代表性的部队，为当时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首任师长为王耀武

师。中留下英名的部队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在营房前的一小块草坪上，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他那把中正式步枪。

萧剑扬的部队驻扎在陕西省南郑县城外。这是一支将在今后八年的硝烟

月年 日。这是一个平常的黄昏。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等兵萧剑扬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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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军营中的气氛已经明显紧张起来：所有官兵一律取消休假；

萧剑扬和他的战友们正式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是在十多天以后

的一个早晨。

他站起身，向营房走去。他看了看东北方的夜空，那是故乡的方向。

他并不知道，在那东方的夜空下，今夜将响起枪声。

毫米，枪全重

太自在了！

入伍已经有段时间了，但他还是很不习惯这种规矩森严的军营生活。每

天除了操练还是操练，连吃饭、睡觉都要统一行动，一天中只有这晚饭后的

一点儿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军装穿在身上更是甭提有多别扭了，怎么都觉

着不舒服，他真怀念在东北山林中的那身行头

如果说军营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心情愉快，那就属此刻在他手中的中正

式步枪了。萧剑扬总不忘爹的话，“枪就是命！有枪才有命！”在东北义勇军

那几年，他摸过“单打一”、“汉阳造”、张作霖的“十三年式”、小鬼子的

“金钩”步枪⋯⋯如今又整上了这“中正式”。

此刻躺在他手里的中正式步枪，三尺多长，枪型线条流畅。乌黑锃亮的

枪管，显得镇定而冷峻。细腻光润的胡桃木枪身，摸上去手感舒适。

他觉得这枪是他最忠实的兄弟。在心底深处，他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一

部分。

暮色

萧剑扬在慢慢地擦着步枪，晚霞给枪身抹上一层暗红的光辉，就像陈年

未涸的血。这些年他见的血太多了，娘的血，姐的血，爹的血，还有那些弟

兄们的血。他默默地擦着，擦着，直到枪身的颜色由暗红转成铁黑

浓了。

中正式步枪

制自德国毛瑟 毫来，枪全长

又称二四式步枪，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的制式步枪。该枪仿

式步枪，口径

该枪性能优良，操作简单，结实耐用，火力强大，其杀伤力超过三八式步枪。

米尺射程

米／秒，表千克，初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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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式，这一切他掌握得都很快，

在营中的弟兄除了团长的特批，一律不许外出；每天操练的内容中，针对实

战的战术训练科目大幅度增加；实弹射击的次数也多起来了。

师进驻陕南汉中，

师由汉中出子午谷，

在这种情形下，士兵们的私下议论是免不了的。当初

是为了对付朱毛红军。大半年前的“西安事变”时，

兵临西安城西，大战一触即发。那阵子可真叫紧张啊。

后来事变和平解决，大家都松了口气。说心里话，谁想中国人总打中国

人啊。

部队又退回汉中，在南郑、洋县、西乡一带整理、补充、训练。一段时

间来，全军上下气氛比较轻松，没想到如今这弦又绷紧起来了，不少老兵开

始嘀咕，莫非又要跟红军干上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猜想，是不是北边的日本人又找事了？

他萧剑扬是少数几个不参与这种私下议论的人之一，只管埋头训练

里清楚自己为啥吃粮当兵。

操练科目中，最令他头疼的就是那没完没了的稍息、立正、正步走，还

有站军姿。为啥头疼？一是他当年在东北密林中野惯了，二是他认为，打起

仗来这些玩意儿屁用都没有。

这样省力气。

所以他就想着法儿地偷懒。班长的眼光扫到他身上，他收腹挺胸腿杆直；

只要班长的眼睛一转到别处去，他就松胯塌腰腿打弯

对于战术动作训练，他倒是很感兴趣。高姿匍匐、低姿匍匐、利用地形

地物、侧面接敌、匍

而且动作完成得干净利索。

至于实弹射击，他觉得就是一种惬意的享受。打这种静止的靶子，对他

而言实在是一件过于轻松的活计。

这天在靶场上，他像往常一样干脆地把五发子弹送出枪膛，正要随着班

长的口令起身，没想到连长一路小跑地赶过来了：“萧剑扬，再打五发！”

他略微觉得有些诧异，但也没多想，便又往弹仓里压入五发子弹。在这

个过程中，他用眼睛的余光一瞟，发现靶场边上站了一小堆人，看样子是一

队卫兵围着几名当官儿的。

在射击之前，他习惯性地把右手凑到嘴边，轻轻地冲右手食指吹了口气，

然后把食指平静地搭在冰冷的扳机上。



又是平静而轻松地打发走了五颗子弹，连长在一旁没挪窝：“再打五

发！”

这是他在多年狩猎生涯里养成的一个下意识动作。这个动作，让他在射

击时感到自如而放松，手指也似乎更有灵气。

是师长。

从 团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王耀武对待低层官兵是相当平易的。还是在何

应钦的第 军宪兵营 连当连长的时候，他就与普通士兵一锅里吃，一铺上睡，

训练中严格但不粗暴，生活上对下属关心。这跟他早年的苦出身有关。

见红就立正”

等这五发打完，站起身来，萧剑扬发现刚才在靶场边的那些人此刻来到

了他的身边。

刚入伍的时候，有老兵跟萧剑扬讲过，在部队要“见红就立正”。这他倒

是一直记着，但就是从来没碰到实践的机会。

而今天，他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群人中，为首的长官胸前的符号赫然

是一圈红边。在他的领子上，是两块发亮的金板，每块金板上，都有一颗三

角形的小金星，在七月的阳光里一闪一闪。

师师长王耀武，这位黄埔三期出身的少将，此刻正认真地打量着眼前

这名黑瘦黑瘦的二等兵。

年 师月到国民革命军第 连当少尉排长开始算起，整整 年

了，王耀武手下带过的兵数以万计，这还是他头次见到一个新兵蛋子有这样

出众的枪法。

当时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左胸上都有一块胸章，官兵们把它称之为“符

号”

厘米、宽

“符号”的内容包括军衔标志、姓名、部队番号、兵种、官衔、职务、佩用年度等等。

“符号”的大小一般是长 厘米，周围有一圈宽约 厘米的边框。边框的颜色：将

官红色、校官黄色、尉官蓝色、士兵白色。

当时的官兵经常在隔着很远的地方，就能凭“符号”边框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对方的衔级，以

决定自己是否要先敬礼。

伙计！如果看到红色边框，那么对方肯定是将级军官。赶紧立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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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环！

大约十八九岁的年纪，中等个头，身板

儿消瘦但却结实。黑瘦黑瘦的面庞上，皮肤粗糙，双颊微微泛红，一副在山

野里久经风雪的气色。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习惯性地微微眯着。但从眼缝

中现出的两道目光，却透着一股干练与机敏。

“好小子，多大了？”

“报告师长！十九。”

“以前摸过枪？”

“小时候打过猎，长大了跟爹打过鬼子。”

“哦？东北过来的？”

“是！”

“祖上是⋯⋯”王耀武知道东北很多人是以前从内地“闯关东”去的。

“山东莱芜。”

王耀武感到一丝亲切，他是山东泰安人，莱芜离泰安不过几十里地。也

算是老乡啊。

他仔细看了看二等兵胸前的符号。

“萧、剑、扬，好！像个军人的名号。你爹妈给起得不赖！”

“报告师长！俺以前叫萧建阳，建立的建，阳光的阳。入伍的时候俺自己

后来随着官衔越升越高，军务也越来越繁忙，但他还是坚持抽时间到连

队上转转。

环！

环

今天他又来到靶场巡视新兵的实弹射击，向带队的连长问了问情况。连

长报告说，大多数的射击成绩都不太行，但有个年轻人的枪法相当棒。于是，

王耀武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个不起眼的二等兵身上。

个

他发现这家伙的卧姿不是那么标准，据枪的动作也不太规范，瞄准的时

候更是显得随随便便，但击发却又快又稳。别人刚只打了二发，他五发就都

已经放出去了。再看看报靶员的旗语：

王耀武冲连长努努嘴：“去，让他再打两次。”连长一溜烟地跑了过去。

又是 组发打完了，还是那样轻快、自如。再瞅瞅报靶员那边：

王耀武决定跟这小子聊聊。

他上下打量一下这名二等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

真的要打了。

汽笛一声长鸣，军列缓缓驶出宝鸡车站，向东而去。站台上大钟的指针

指向

日的夜晚。月

把名字改过来了。”

“呵呵，有意思。你还识字？”

“在屯子里念过几年书。”

这时候报靶员把刚才萧剑扬打过的靶子扛了过来。王耀武瞅了一眼，禁

不住点了点头：靶上的弹着点就像一朵轻开的梅花。

“是块儿好材料！传我命令：二等兵萧剑扬从即日起晋升为上等兵。另外

赏五块大洋。”

王耀武又看了看身边的卫队长：

“把他调到你那儿去，给我好好地带，回头做我的贴身警卫。”

他转身刚要离去，没想到这位刚提升的上等兵开腔了。

“报告师长！俺吃粮当兵就是为了打回老家！打鬼子就要往前去，待在后

面当卫兵⋯⋯没劲儿！”

“嗬！”王耀武转回头，笑了。

“有种！那就还是在连里干吧。”

他走上前，抓起萧剑扬的手，使劲地握了握。那只年轻的手显得沉稳而

富有弹性。

“打鬼子？这下有的你打了！”

这是 年

摇晃的焖罐子车厢里一片沉默，士兵们疲倦地坐在昏暗中。整日的急行

军把大伙儿累得够戗。

日，月 师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急令。全军立即开拔，以急行军

的速度赶到宝鸡，然后全体上火车。

越密集越好。如果能像一朵梅花，那说明该射手的射击技术相当出色。

作为一名神枪手，不但要讲究准头，而且要讲究弹着点的分布。一般而言，弹着点的分布



由于保守军事行动机密的原因，连队的士兵们并不清楚自己将奔赴哪条

战线。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回自己的敌手该是谁。

萧剑扬身子斜倚在车厢壁上，望着挂在车厢中央的一盏马灯出神。他真

希望这列车一直朝东北方向开去，他真想明天就能打回那片浸透了鲜血的黑

土地。

萧剑扬的祖辈，早年由山东去“闯关东”，最后在吉林的濛江一带落下脚

来。那里是长白山的西麓，松花江的上游，山高林密，物产丰富。老萧家世

代以打猎、采药为生，传下了一副好眼力和一手好枪法。

他爹萧子林，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好猎手。他打飞龙专打头，打紫貂则

是“对眼穿”。

当时的东北，把枪使得好的人称作“某炮”，比如“张炮”、“王炮”。而

濛江当地人则把萧子林尊称为“萧头炮”。后来这个称呼叫得久了，“萧子

林”这个本名倒不太提起了。

由于不堪官府、大户的压榨，在民国十七年的一个秋夜，萧子林带着一

帮子弟兄攻破了双山屯大户张进仁的院子。带着夺来的五条“汉阳造”、三条

“辽十三年式”，他率众进长白山起了绺子，报号“枪林山”。

一次在打家劫舍的途中，萧子林结识了落魄的镖师常义昆。常义昆是陕

西汉中人，在西安的一家老字号镖局挣饭吃。不久前他保着一票镖走关东，

没想到失了手。他无颜再回陕西，便流落在关外。

萧子林见他为人正直，讲义气，又见多识广，便邀他当了自己队伍的

“反妥先生”（相当于参谋长）。

萧子林的队伍不扰民，专砸“响窑”，因此深得百姓的拥戴，四乡里来投

濛江

年

今日吉林省靖宇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白山市北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上

游。当地群山连绵，林木茂密。 月，为纪念在此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

东北的一种珍禽，上国宴的。很好吃，但很不好打，打头就更难了。但打头就

军，濛江县易名为靖宇县。

飞龙

这样猎获的飞龙更美味 价值更高。

紫貂毛皮珍贵，好猎手会尽量让子弹从紫貂的一个眼睛射进，从另一个眼

可以不伤到它身上的肉

“对眼穿”

睛穿出

旧时东北地区对于土匪、绿林好汉的称呼。

这样一来，得到的貂皮上就不会留下枪眼。

绺子、胡子

指有钱人家的庄院，一般有武装家丁护院。响窑



奔的人不少。几年下来，这“枪林山”成了长白山两麓叫得响的一股绺子。

盖”、

萧剑扬的母亲是个善良、本分的女人，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打小就是个

胡子。萧子林也不希望女人、孩子跟自己进山，过爬冰卧雪的日子。两口子

一商量，决定由当妈的带着萧剑扬和他的姐姐，隐姓埋名落户到百里外的榆

树屯。

在这里，萧剑扬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能识文断字了。

隔一段时间，萧子林会带着自己的护兵悄悄来榆树屯看望母子三人。这

时，他从一个胡子头儿又回复到了猎人的本来面目，开开心心地带着儿子进

老林里打猎。

”之后，有个叫田康南的人找到了萧子林。此人的真实身份是日本

关东军少佐，真名叫花田康男，是个中国通，专门负责说降吉林地区的胡子，

好让他们为日本占领当局效命。

听完花田康男的一番说辞，萧子林想了想，然后说：“行啊，跟日本人

走，倒是条不错的道儿。可俺这队伍太操蛋了，要衣没衣，要枪没枪。这要

让日本人瞅见了，还不得把俺这张脸丢尽了？”

花田康男大喜，连声道：“这好办！这好办！”

支“三八大

枚

半个月后，花田康男再次登门，随身带来了一批军衣、

式手榴弹，还有一挺歪把子。箱子弹、

萧子林瞅瞅他带来的那些东西，点点头，随后一挥手，他的两名护兵一

下扑上来，把来客绑了个结实。

花田康男这才明白，自己着了“萧头炮”的道。

在把这日本人押出去之前，萧子林只说了一句话：

“没错，老子是胡子，可老子是中国的胡子！”

萧剑扬赶紧垂下眼帘，装睡。等连长走了过去，他又悄悄睁开了眼睛。

是连长来巡查了。车厢里人影晃动起来

五



整整一个屯子，两百多口子，除了他俩儿

思绪随着车厢不停地摇晃，继续蔓延开去。

多人枪。成了当地日军讨伐队的心腹之萧子林的“枪林山”发展到了

患。

由于仇家张进仁的告密，萧剑扬以及母亲、姐姐所居住的榆树屯被日本

人包围了。

鬼子来的那一晚，萧剑扬跟邻居家的猎手歪脖老赵进山打狍子，没在屯

子里。

日本人把屯子里的男女老少从各家的屋内赶出来，逼着大伙儿交出萧子

林的老婆孩子。可是，没一个人搭腔。

鬼子兵用刺刀押着全屯的人，往屯子外面的松花江边走。萧剑扬他娘瞧

着架势不对，便小声告诉萧剑扬他姐，让她找机会逃。

来，手里的东

他姐个子小，瞅个冷子，从日本人队形的缝隙中往外蹿。

可是她没跑出几步，在地上滑了一跤。一名日本军官撵

洋刀划了一条弧线。刀刃从他姐的左肩锁骨劈入，从她的右侧腰部劈出。小

姑娘柔嫩的身子被劈成两半，摔在黑黢默的泥土中。

日本人把乡亲们撵到松花江边，架起机枪扫射。密集的机枪射击声，被

江风吹送到很远。

眼

天明之后，萧剑扬跟着歪脖老赵回到屯子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傻了

整个屯子的房屋都给日本人放火烧了。他俩儿悄悄摸到松花江边，江

边黑压压地躺着乡亲们的尸体

之外，都躺在被鲜血浸透的江滩上。

口

萧剑扬他娘的尸首也倒在人堆里，身上除了密密的弹孔，还有刺刀的刀

鬼子机枪扫射之后，为了不留任何活口，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

歪脖老赵带着萧剑扬离开榆树屯，去山里找他爹。从此，萧剑扬跟随父

亲开始了抗日义勇军的生涯。这年，他刚满十五岁。

在义勇军的队伍里，萧剑扬练出了一手好枪法，也养成了散漫不羁的性

格。

两年后的一个秋夜，他跟着爹的队伍杀进了龙泉镇。已经当了维持会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师正在招兵。为了找口饭吃，也为了能拿

长的仇人张进仁，倒在了他手中小马枪的枪口下。

过了不久，一名个子高高的汉子前来“闯山门”，要求拜见萧子林。此人

名叫杨靖宇，他是来劝说萧子林率队伍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

的。

萧子林佩服杨靖宇的勇气和人品，也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然而，他

那桀骜不驯的脾气以及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使得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领导

和指挥。他婉言拒绝了杨靖宇的劝说。

第二天送杨靖宇下山的时候，萧子林赠给杨靖宇两把崭新的德国造驳壳

枪，并表示，尽管是单干，自己也会抗战到底，决不投降。

日本讨伐队加强了对萧子林的围剿。由于不愿意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协同作战，萧子林所率队伍的处境越来越艰险。

年冬，“枪林山”的人马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在三道崴子一带。

萧子林受了重伤。他把儿子萧剑扬托付给和自己拜了把子的常义昆，命令他

们突围出去。

他自己战死在密林中。

常义昆带着萧剑扬，在东北一带无法落脚，便辗转流落进关内。他决定

带萧剑扬回自己的老家。到了汉中之后，常义昆染病而亡。萧剑扬一个人流

落街头。

这时，驻扎在汉中一带的第

上枪再去打鬼子报仇，萧剑扬便入伍当了兵。

军列车厢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打断了萧剑扬的追忆。他蜷起身子，

把帽檐拉低。睡意如长白山的林雾一般升腾而起，无声无息地笼罩了他的全

身。

师的军列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经过三昼夜的奔驰，

士兵们跳下车来，迅速地在站台上列队集合。几个小时前列车经过苏州，

停留了两个小时。设在当地的军需补给站给全师上下换发了新装备。此刻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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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被配置在镇子的外围。部队终于赶到罗店附近之后，萧剑扬所在的

一到指定地域，立即着手开挖战壕。

眼望去，站台上满是灰色钢盔的人群。

钢盔的样子很奇怪，萧剑扬从来没见过。听连长讲，这玩意儿还是德国

货。

牌上，写着两个黑色大字

借着车站昏黄的灯光，他瞅了一眼站台上伫立着的水泥站牌。灰色的站

安亭。

整队完毕之后，部队连夜向东面开拔。

经过一夜急行军，天亮前队伍到达了一个叫做“嘉定”的镇子。稍作休

息，弟兄们接着朝另一个叫做“罗店”的地点前进。

萧剑扬弯着腰用力地挖着。这里的天气他非常不适应，空气潮湿，又热

又闷，稍微用点儿力气，汗水就像初春开冻的山泉一样，迅速流满了全身。

土质倒很松软，挖起还算省劲儿。但没挖了几尺，泥土中就有水渗出来。

很快，未完工的战壕底部就成了一片稀泥塘。

腰酸腿胀的时候，他直起身子，活动活动。汗水灌进了眼眶，涩拉拉

的。他用袖口抹了把眼睛，然后向四下里眺望了一会儿。

周围的环境让他感到陌生。绿色的原野是平平荡荡的一大块儿，连一

丝起伏都没有。天就像个青釉大瓷碗，严丝合缝地倒扣下来。

对于打小就长在山里的萧剑扬来说，大山跟林海就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和依靠。而如今这里甭说是山了，就连土包都没一个。

他心里感到空落落的。

血肉磨坊。杀，伤亡惨重。罗店因此得到一个形象的称呼

”淞沪会战中，中日两国的精锐部队在罗店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反复冲在“

公里。中心

上海市的一个历史名镇，素有“金罗店”之称。它位于上海宝山区西北部，距市罗店

顶。顶，同时订购了用于生产德式钢盔的“花样”订购了钢盔

顶 ； 月，国民政府代表团访德期间，年年年内，国民政府从德国进口钢盔

头盔。是德国造的

师、师、 师配发的都灰色的钢盔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比如

从偏东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时紧时疏的枪炮声。兄弟部队正在跟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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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火。

“明天大概就要轮到俺们了吧？”

他看了看架在一旁的中正步枪。三尺多长的枪身在湿热的空气中显得

自如而冷静。

他心底感到踏实了些，便又弯下腰用力挖了起来。

黄昏的时候，师部传来了命令：各营招集一批自愿报名的士兵，组成

“奋勇队”，准备对日军发起夜袭。

师长王耀武使出这一手有两个目的：一是煞煞日本人的气焰，二是在正

式交战前摸一下对手的底儿。

萧剑扬跑到连长那儿，也要报名。连长一看是他，摇摇头，“你个新兵

蛋子，又没有实战经验，一边待着去！”

萧剑扬不服气：“俺可跟俺爹打过鬼子啊！”

“你们那是在山里转圈圈儿，放冷枪。现在是正规战，不一样！”

萧剑扬不肯作罢，赖在那儿跟连长蘑菇。连长火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

来。

“吵吵个甚？”

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带着陕西腔的呵斥。暮色中走来了一小队人，走在前

面的上校个头很高，步子迈得又大又急。

是团长张灵甫来前沿巡查。

听完连长的禀报，张灵甫觉得这后生有点儿意思。

年秋，作为北伐军的一名排长，张灵甫率全排夜袭了孙传芳所部驻

守的回马岭。从那时起，干了这么多年拼枪子的营生，他这还是头回听说一

个新兵争着要往奋勇队里进。

不过他还是干脆地挥了挥手：“等你打过几仗再说，现在少废话！”

萧剑扬默默站在那儿，脸上红彤彤的，不知是不是让晚霞烧的。

那个时代所称的“奋勇队”，就是我们常说的“敢死队”。奋勇队





炊事班在弄早饭的时候，不小心露出了烟，日本

天亮了，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回来。

只露一条缝隙

这半明半暗的灯光，逐一流淌过

平静，好像他们将要去干的不过是一桩日常的农活儿。

萧剑扬突然觉得，自己的喉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

“敬 礼！”

营长低低地发出了一声号令。

在队列中，萧剑扬行了一个他入伍以来最标准的军礼。

个人“刷”地回了个礼，然后整齐地向右转，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大概是被夜里的突袭打乱了部署，天亮之后日军迟迟没有动静。

萧剑扬趴在战壕里，一面观察着远处的情况，一面咽着嘴里的饼干。这

饼干是上海市区的一些商号送来的慰问品。

今天早上没有热饭

人的山炮马上就打过来了。鬼子的炮打得很准，两炮试射之后，第三炮就直

接命中了目标。炊事班的大锅和半个班的弟兄就这样完了。

也许是什么触动了张灵甫，他临走时撂下了一句话

“几仗下来你小子要是还活着，等到再组织奋勇队，我亲自带你上！”

奋勇队组好了，一共 人。

营长下令：各连安排部分士兵在战壕里警戒，其余官兵整队集合，给奋

勇队的弟兄们壮行。

天完全黑下来了。全营的队列前，站着二十四条高高低低的身影。营长

走上前去，挨个儿跟这些弟兄握手。他的手握得很慢，很用力。

营长的身旁跟着名卫兵，手里拎着一盏马灯。马灯上蒙着一小块儿黑布，

这是为了不让灯光过分明亮，以免暴露目标。

张普普通通的脸。这些脸显得朴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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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日本人可舍不得用

萧剑扬吃着吃着，突然发现东面偏南的天幕下，蓦地出现了六个小黑

点儿。很快，这些小点儿就变大了，空气中传来了低沉的轰鸣声。

“敌机！注意隐蔽！”连长的嗓子扯起来了。

萧剑扬没怎么见过这玩意儿，很感兴趣

轰炸机来对付山里的小股义勇军。

他一边把身子伏低，一边仰脸盯着这些家伙。飞机眨眼间就到了头顶，

机翼下的膏药饼子在晨光里显得血红血红。

投弹了。萧剑扬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掉到了一面大鼓的鼓面上。“狗日

的！”他心里暗骂了一声。

等敌机飞远之后，他抬起头使劲儿晃了晃。满头满脸的土，耳朵里像有

两团马蜂炸了窝，嗡嗡乱响。

他抬眼向远处观瞧，一个新的现象吸引了他的视线：还是在东面偏南的

天空下，这会儿出现了一个小圆点儿。他瞧了一会儿，认为那应该不是飞机，

因为它就像贴在半空中似的，一动不动。

还没等萧剑扬搞清楚那小圆点儿是个啥玩意儿，鬼子的炮弹就盖了过来。

在长白山跟日本人打交道的那些年，萧剑扬对小鬼子的掷弹筒倒是很熟

悉。那家伙声音贼尖贼尖的，准头很足，可杀伤力有限。

今天这阵势可大不相同。炮弹激起的大大小小的烟团，顷刻间将战壕吞

没了。别说是头回上战场的萧剑扬，就连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兵也没有遇见过

这样的场面。连长把头埋得很低，聚精会神地分辨着炮弹的呼啸声。除了迫

击炮、山炮的声音之外，他还听出了一种陌生的炮弹声。这种炮弹爆炸后发

出的威力，超过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弹种。

炮击越来越密，越来越准。萧剑扬紧紧地贴在战壕的侧壁上。炮弹爆炸

时溅起的土块儿，连续不断地砸在头顶的钢盔上。逼人的气浪持续地在耳中

汹涌，同时撞击着胸口。他觉着喘不上气来。

战壕两壁上原本就很松软的湿土，此刻好像是被融化了，纷纷塌落。

当时侵华日军装备的一种轻型支援火器，相当于一种微型迫击炮。口径掷弹筒 毫

米，发射微型榴弹 无支架及瞄准具。可以用来填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支援火力空白。

它携行方便，操作简单，不占编制。作为一种单兵面杀伤武器，它曾普遍装备日军一线部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曾大量仿制这种掷弹筒，给日军造成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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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剑扬小时候见过山火：一座叫棒子岭的陡峭山峰，漫山的林子都起了

火，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

而此刻，他好像觉着，那座着火的山峰一下子倒了下来，死死地压在整

条战壕上。

他心里第一次冒出了个可怕的念头：会不会还没等开上一枪，俺这条小

命就废了？

炮击结束的时候，萧剑扬的身子已经被土埋住了大半。旁边一个还活着

的弟兄费力地把他拽了出来。

他靠在塌得差不多了的战壕壁上，没有动弹。他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

个雪窝子，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四周却悄无声息。身子里像灌进了一缸子

掺了冰块儿的烧酒，忽热忽冷。

不知是谁重重地踢了他一脚，接着又是一脚。他这才缓过神来。

是连长。

连长的钢盔不见了，右额头上有血沿着面颊流下来。他挥着手里的驳壳

枪，恶狠狠地喝道：

“快起来！鬼子上来了！”

萧剑扬爬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在战壕的外沿卧好。其实战壕已经不存在

了，剩下的只是一条七零八落的半截子土沟。土沟的前后，是一排排颇为规

整的弹坑。

空气中浓烈的硝烟味儿搞得鼻子、嗓子里火辣辣地疼。他眯起眼睛，努

力向远处望去。

约摸半里以外的田野上，出现了日本人的散兵线。粗粗估摸，大概有一

百多号人。

土黄色的散兵线迅速逼近，很快可以看得见三八大盖枪头长长的刺刀。

刀尖的闪光在田野中形成了一条时断时续的亮线。

萧剑扬把枪栓尾部的保险片拨下来，握稳枪身，瞄住了一个粗壮的日本

兵。那家伙的枪刺上挑着一面膏药旗。

汗水从钢盔下面涌了出来。上等兵的手心里也冒出了汗，把核桃木的枪



他默默地把右手凑到嘴边，轻轻地冲右手食指吹了口气，然后把食指平

静地搭在冰冷的扳机上。

萧剑扬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在军服上擦了擦手，然后拉动枪栓。一个弹

壳灰头土脸地从枪里跳了出来。他把枪栓往前一推，重新上好一发子弹。

托整得很湿滑。

萧剑扬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胸膛里好像有一只口渴的狍子在蹦跶。

他咬咬牙，屏住呼吸，扣下了扳机。

枪响了。

可那个又壮又矮的日本兵依旧在向前逼近。

萧剑扬没有想到，自己参军后第一仗的第一枪，竟然就打飘了。

“妈个巴子！哪个乱开枪！”不远处传来了连长的怒骂。

“等我的口令！”

他开始按爹以前教的法子去做：

把自己想成一棵山上的红松，稳稳当当地扎在黑土之中。身子前的步枪

是从红松上伸出去的一根枝干，自如地向远方舒展。没有风，林子里很静。

阳光下，远处的山坡上有什么东西在闪亮⋯⋯

连长下令射击的声音，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萧剑扬下意识地

扣动了扳机。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枪身轻快地向后跳了一下。

这回，那面膏药旗不见了。

连里的捷克造轻机枪清脆地响了起来。中正步枪也放起了排枪。

弟兄们投出了手榴弹。

日本兵倒下了一片，剩下的继续向前猛扑。当他们离连队的战线还有

多米远的时候，连长一声令下

即著名的 轻机枪，原产于捷克，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主要装捷克造轻机枪

备的轻机枪。

毫米 全枪长 毫米，全枪重 千克，初速 米／秒，表尺射程 米，射速

为

该枪口径

发／分钟。

该枪全枪重量较轻，枪管可快速更换，射击精度也相当好，性能优于日本军队装备的歪把子

机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